
川湘公路的修筑艰困与战时贡献 
 

杨钧期 
 

摘 要 抗战时期修筑的川湘公路是沟通川湘物流的大通道、大动脉，其修筑经过困难重

量，自始至终都伴随着国家、地方、个人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既有匪患威胁，也有思想冲击，

展现了民国时期川湘地区人民的各种生存样态。川湘公路建成通车后，沟通了抗战前线与后方

的联系，大 t 的物资通过川湘公路源源不断运到前线，有力地支持了抗战。同时，也打破了沿

线地区相对封闭的状态，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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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建成通车的川湘公路，不仅在中国近现代交通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在

抗战史上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近年来，关于抗战时期大后方交通史的研究，学界大多从

整个抗战交通史的宏观层面进行研究、论述，或者集中于滇缅、滇越、桂越、中印公路或“驼

峰航线”等几条在援华物资运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交通线，而对于与之齐名、在沟通内

陆物资运输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川湘公路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或偶有提及也仅是作一般性的描

述或介绍，史实原貌难以全面呈现。本文运用地方档案和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等资料，对川湘

公路的修筑历程及其间的利益博弈，把对该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一 川湘公路修筑缘由 

川湘公路全长 879 公里，由川段和湘段组成。川段从川黔路的重庆市茶江雷神店起，经南

川、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与川湘边境的茶洞相接．长 698 公里。湘段由茶洞经永绥

（现为花垣）、乾城（现为吉首）、沪溪至三角坪与湘黔公路连接，长 188 公里。川湘公路

于 1935 年 11 月 18 日破土动工，1937 年 3 月全线建成通车，历时 I 年零 5 个月，是最早开通

的川湘大通道和大动脉。 

1935 年，蒋介石人川考察，为了追剿红军并将四川建设成为抗日复兴基地，推行公路“

协剿”政策，强调“建设公路便利交通，而对军事运输尤关重要”，要求时任国民政府四川省

主席的刘湘抓爪修筑川陕、川黔、川湘、ill 康四大干线公路。川湘公路所经之处大都是群山

沟壑、深山峡谷，工程艰巨：国民政府曾经用飞机进行勘测，认为“不易修通：但考虑到该路

线为军事交通要道，且又是通那省干线，”故川湘路之建筑，不仅特关川湘路之沟通，亦川鄂

二省之唯一干道”，修筑川湘公路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另外，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有识之

士“鉴于时局之紧张，国防之重要”，也“纷纷建议修筑川湘公路”。川湘公路一旦修成，“

可以由重庆直出湖南，进而东下江西，以达江浙；南由湖南通达广州”。其作用“无异于第二

长江”,“故川湘公路势在必修也”。 

 

二 川湘公路修筑中的艰难困境 

修筑川湘公路，自始至终，困难重重，一波三折。其修筑经过，生动地展示了一幅幅民国

时期川湘地区人民的生活画卷，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利益的冲突与博弈。在以往的宣传或人们的传统认知中，我国的抗战是全民抗战，军

民众志成城，共同抗击日寇人侵。殊不知国家、基层、民众这三大利益主体在抗日问题上只是

“具有逻辑上的共同利益”，落实到每个主体身＿L 仍存在较大差别。而正是这种直接利益的



差异“决定了中华民族实现抗击敌寇、保卫国家整体利益的过程中，三大利益主体始终存在争

取各自利益的博弈”。这一点，在修筑川湘公路的过程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尤其是受灾较重的

南川县和秀山县对修筑川湘公路反应尤为强烈，多次向四川省政府提出拨款、免税等请求，但

均遭到省政府的驳斥和拒绝。 

1935 年 11 月 30 日，南川县商会主席周凤池联合一帮士绅，向省政府呈明本地的难处以

期得到省府的支持、同情。呈文指出：“南川本蔑下邑，土壤晓有，民风简朴”，但到民国五

年以后，“纪纲日坏，军队日横，就地筹晌，相习成风，恶例既开，永成定制”，并且各项苛

捐杂税，名目繁多，派款数额，越来越大，民众负担，逐年加重。外加盗匪滋扰，田地荒芜，

百业萧条，家无宿粮。经过多次搜刮之后， “欲纤难而无家可毁，欲医疮而无肉可刻”。在

此情形之下，难以胜任修筑川湘公路的重任。恳请省政府减免粮税并拨款修路，征调邻县壮丁

协助，以恤民艰。但被四川省政府严词拒绝。 

1936 年 1 月 9 日，秀山县县长赵竹君向省政府报告时称道：修筑公路，“人力财力，两

感困难” 尽管认识到“公路建筑，大则巩固国防，次亦繁荣地方”，但“蜀道之难，酉属尤

甚”，秀山路段所经之处，大多为崇山深谷，削高填洼，工程巨大，“似此空前伟大之工程，

实非疮拒痕深、久经祸乱之孑遗壮丁所能胜任”；加上受匪患、天灾等影响，征调困难。加之

秀山靠近苏区，“一旦调集二万饥寒壮丁，而义务服役，苟乘机诱惑，后患不堪设想”，希望

能按川黔路先例，给予拨款补助。四川省政府认为，“所请援例拨款补助，不惟与定案不符，

亦属无此财力”。至于调集壮丁、担心为共产党所诱惑的事情，“该县长自应随时觉察开导，

一面伤团队妥为防范为是。”秀山县的此轮抗争，以无果告终。 

同年 2 月 6 日，秀山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尹介泉、龙果仙等直接向四川省主席刘湘

反映情况，呈文中谈道：秀山接近湘那与匪为邻，连年防共，筑碉修堡一丝一粟皆取之于民，

民力因此大困。川湘公路自开工以来，将近一月所筑之路不过二里，进度缓慢。但调查发现，

湘西的沉陵、古丈、保靖、永绥四县的所有路款都得到了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借款。希望援

照此例，由建设厅负责转呈蒋院长照拨六十万元用于修路，减轻民众负担。但被四川省政府以

“川湘公路本系义务征工”予以回绝。同年 2 月 18 日，秀山县县长赵竹君再次向四」11 省政

府和四川公路局上呈称：“秀山地府民贫，公私交困”，而“历年痛深创剧，早已宛转呻吟”

。拟恳援照湘西沉陵、古丈、保靖、永绥四县办法，转请行政院拨款六十万元。3 月，此轮抗

争再次遭到省主席刘湘和建设厅长卢作孚的驳斥，表示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2．修筑过程困难重重。抗战时期，川湘公路沿线各族人民，同仇敌汽，共赴国难，义务

征工，克服重重困难，筑成川湘公路，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1936 年 1 月，彭水县因石工即将到县筑路，而本县米粮缺乏，向四川省政府打报告请求

运米接济。报告称：该县穷痔产米不多，三师八旅驻彭已经消耗千石军民两食，已经引起恐慌

。如今川湘公路开工在即，预计外来石工日需食米数十石，该县实无其他办法解决，请省府令

公路局“立派专员运米接济，否则路政前途不堪设想，临电不胜急切待命之……”经省政府同

意，石工食米改由石工承包人办理，并由各工程总段酌拨款项垫付，嗣后仍在工价内扣除，彭

水米粮危机才得以解决。另外，因彭水段工程浩大，民工的征调和招募上也存在较大困难。在

重庆行营的命令下，邻县涪陵征调两万民工，赴彭协助修路。 

1936 年 5 月，南川县县长兼筑路委员会主席官维贤，常务委员周凤池等人向四川省府递

交呈文，历数修路之困难，希望得到省政府的救济。呈文指出：开工半年以来，死亡民工百余

人，损耗粮食 1.1 万石。对于接下来的铺填碎石任务，陈述了五点困难：一是天灾过重粮食

罄尽，以致剥树皮、掘草根、挖取白鳝泥以充饥者，成群结队，到处皆是，不可胜数。二是损

失太大民力无法承担。三是粮款征收过多且催逼又急。南川“担负之重，可谓已达极点”。四

是工具太少而碎石寻觅困难。五是医药抚恤金失信于民。今开工数月，死亡已达百人，又开工

正值严寒，雪深数尺，天寒地冻，因此致病者，亦复不少，因工毙命之民工，仅以薄板掩埋，

嘱其家属静待抚恤者，都没兑现。 

1936 年 8 月，黔秀段由于交通不便，所有七、八月工款，全部滞渝。外加天气不好，没

法用飞机运送。为了不影响工程正常施工，万般无奈之下，第八区行政督察员公署（驻地为酉

阳县，笔者注）召集酉城商号领袖刘蜀平、谢茂松等人商量，以各商号名义暂行印发临时红票

伍万元。 

除川段修筑艰难外，湘段的施工难度也极大，给工程带来极大挑战。湘段工程以铁山、龙

滩、矮寨、下寨河四处最为险峻。铁山高距地面约 73 公尺，用 5 道之字线绕过，长约 1 公里



，最大坡度达到 13%。龙滩河两岸陡峻，深达二十公尺，水流险急，河中不能建墩，只得跨河

修建径间 so 公尺之练子式吊桥一座。矮寨工程，不仅为全路之冠，在中国公路史上也是一大

创举。其山高达 440 公尺，而水平距离不及一公里，山势陡峻，用十五道之字线绕过，长约 6

公里。下寨河左右均有崇山，左岸山高约 60 公尺，用七道之字线绕过，长约 1 公里。右岸山

高约 33 公尺，用三道之字线绕过，长约 600 公尺。以上四处困难工程，在湖南公路史上极为

罕见。湘段工程除施工困难外，还有二项具体困难：一是工人生活困难与疾病。因工程限期紧

迫，不得不从长沙、湘乡、宁乡、宝庆等县招来三万余名工人。因水土不服、风餐露宿、暑疫

逼人，生病的人数高达二万余人，在筑路过程中死亡的工人在 300 名以上，因病归家中途毙命

者，常有所闻。二是工米运输困难。该路未开工以前，玩陵、沪溪、永绥等处，米粮缺乏价高

，每石至二十三四元。而由长沙、玩陵运沪溪、所里、永绥等处，均须由水道，“船户居奇，

抬高运力”，沿河石礁密布，稍有不慎，即有 

倾覆沉船之险。当工米未到之时，工食发生恐慌，工米到后，又有奸商从中操纵，导致本

地米粮市价低落，工人又拒绝收受。湘段工程量土方约 1285436 公方，石方约 989269 公方，

大小新建及改造桥梁 125 座。川段点计石方 260 万立方，土方 l 1000 万立方，桥梁 206 座，

涵洞 2489 座，渡口 8 处。 

3．匪患较重，威胁工程进展。1937 年 2 月 24 日，彭水段长徐瑞书称，彭水东路近日匪

势异常猖撅，各地零星散匪亦乘机盘动，据闻股匪理仅距城百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并且

城内出现抢劫案． “似此情形危险堪虞”，打算“于必要时即迁往江口或南川办公”。1937

年 3 月，川湘路铸彭总段长李寿松也先后呈报“彭水、南川匪风猖撅．工款被劫”，并表示希

望四川省政府能要求当地各县派兵清剿。 

1937 年 3 月 22 日，四川省公路局局长魏军落向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汇报时谈到：彭水因

驻军他调，股匪乘机蠢动，杀人越货，时有所闻。为了确保从重庆领取的工款 10 万元法币的

安全，会计用两个汽油桶装了 8.4万，并请军队护送。沿途发放了伙食费和偿还所欠米款 1. 2012

万元。恰逢城内谣言四起，情急之下，除将两汽油桶所装之款，放在工段筹设妥善办法外，便

将余下的 3988 元放在会计蒋家森家里。不料，竟被四名抢匪连将衣箱四只一并劫去。 

4．矛质、刘纷多，各种冲突不断。黔江县农民白司城经人介绍，给黔江段工程处烧制石

灰，并与工程处盛大献处长立下不包运的字据。石灰烧制出来后，因路工急需石灰，盛处长便

强令白司城代运，虽言明给予运价，但实际仅付力资 20 元，其余费用由白司城一人垫付。而

白司城多次索要力资不得，便不肯再运。不料，工程处新任段长余炯，不察下情，吼称若违误

工程，即要亲报严究，可怜白司城既受工程处之威吓，又受各方力人之逼索，家人埋怨，无计

可施，竟服毒而死。酉阳县第二、三、四各区民众代表唐云川、向步蟾等控告第三科长兼筑路

会财务主任吴守三浮支滥报、控造伪据粘件、鲸吞民工奖金。而根据酉阳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

公署督察员余安民的调查，唐、李、张等控诉文件上的铺保葛树梅竟“不识唐云川、李栋梁等

五名为何许人，其控告时，并未担保盖章，及原呈人向步蟾亦未呈控该前科长吴守三”。二十

五年间涪陵县政府奉令征工修筑川湘公路，涪陵县李渡镇联保主任李聘芝利用职务之便，侵吞

路款。经李渡镇公民谭炳乾等向涪陵县政府揭发，于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被县政府处分。石

工头冯宪章以石工断炊为由，欧辱他人，捣毁公物、编惑工头要挟逼款，并控告李寿松和南川

县段长刘果光，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 

5．思想冲击大，受贿、贪污事件时有发生。川湘公路所经之地，大多为生产落后、思想

保守之地。川湘公路的修筑，给当地的民众思想造成较大冲击，导致行贿受贿事件层出不穷。

以黔江一县之域为例，就有两处因封建思想作祟而改道。在沱腰树地段，根据之前的测量所设

计的路线，由院子岩直下，经过一个弯道即可到达大地坪。但此路线会惊动当地蒋氏宗族的祖

坟，族人认为会破坏风水，凑足银元 200 圆，派人找监工说情，使得道路改道。在桂花树地段

，原定的路线由万姓人家门前经过，但万家人认为对阳宅损伤太大，出 200 元银币，拜托团总

找监工商量，将公路改道从屋后走，在金钱面前，监工同意了改线请求。在彭水县，自筹筑路

经费，并由商会制定“乐捐”标准，但少部分人从渔利“中饱私囊”。整个工程期间，有多家

商号向四川省政府“控告士绅、官吏筑路款项贪污挪用一案”，要求派员追查。 

1937 年 3 月，经过历时一年多的艰辛修筑．川湘公路终于建成。对于川湘公路的修筑难

度，成都新新新闻重庆航讯报道：“川湘公路，自测量建筑，迄今已将一年有余，沿线工程之

伟大艰难，堪称全国第一。”时任四川公路局局长的魏军藩，在视察川黔、川陕、川鄂公路之

后，视察川湘公路时仍不免感叹：“川湘公路……咸为崇山峻岭，高岩深涧，工程艰巨，罕有

其匹”。川湘路沿线人民用血和汗打通了川湘交通大动脉，为抗战贡献了力量。 



三 川湘公路的战时运输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量的机关、军队、物资通过川湘公路转移至后方。随着正面战场节

节败退，沦陷区不断扩大，国统区相应减少，国民政府的生存空间遭到严重挤压，抵御的战线

不断后移，广大的后方开始变为前线。尤其是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及豫湘桂大溃败以后，湘西

、黔南地区成为了抗战的主战场。战争时空的转换，对后勤供给提出了新的要求，大量的士兵

、物资、武器通过川湘公路源源不断运到前线。 

在整个抗战时期，川湘公路究竟运送了多少物资，无从考证，本文仅以部分统计数据来管

窥。从 1938 年开始，西南运输处沿川黔、川湘、川陕、渝昆等线运输军工器材、航空燃油等

军事物资。据统计，从 1938 年到次年 7 月份，川黔线货运量为 4550 吨，川渝线为 9778 吨。

1939 年 8-12 月间，经川湘公路，用汽车抢运湘西人川钨锑、大米等物资近 2000 吨。 1941

年，根据西南公路运输货运量统计显示，川湘公路共运送货物 19152 吨。其中军品 1117.5 吨

，器材 1897 吨，盐 6726. 5 吨，米 1016. 5 吨，香烟 1586. 5 吨，什货 2294. 5 吨，布匹 1548. 

5 吨，汽油 727 吨，酒精 252 吨，棉纱 984.5 吨，药材 583.5 吨，其他货物 1418 吨。1940-1942

年间，因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被封锁，川湘公路突击抢运军用物资和苏联援华物资 2 万吨。抗

战结束以后，对锰钞的需求锐减，战时生产局都还要求川湘公路运翰局运送了 300 吨锰钞。在

人员运输方面，据湖南省公路管理局 1938 年各段年载客人数统计表显示，沉永段全年 31954

人，每月平均 2663 人。 

川湘公路作为当时的国字号工程，建成通车后，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方面均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纵观当时大势，川湘公路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的作用尤为明显：一是沟通

了抗战前线与后方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大量的援华物资、战备物资和兵源通过川湘

公路输人和输出，大批内迁的工厂和企业也是通过川湘公路，安全运达目的地。川湘公路的开

通，保证了前线军用物资和后方人民生活物资的供给。国民政府通过川湘公路的修建，把川黔

路和湘黔路联结起来，使得川、湘、黔三省的人力、物资实现了有效流通，有力地支持了中华

民族的抗战事业。川湘路通车以后，“政令当更易达到”。并且“在国防方面，尤为川湘间军

事上必经之路，进战退守，胃利赖之”。二是打破了沿线地区相对封闭的状态，促进了沿线地

区的开发。川湘公路所经过的川东南、湘西地区，离各自的省会城市较远，历来为四川和湖南

政治力量所不及，在外人眼中乃化外之地。川湘公路的建成通车，加强了川湘之间、川湘各市

县彼此之间的经贸交流与商业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川东南、湘西等偏僻地区经济、文化

的相对封闭状态，促进了沿线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总之，在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应长期抗战、开发后方之需，国民政府下令修筑了川湘公路

。虽然修筑过程中有困境、有冲突、有博弈，但川湘民众还是服从大局，用智慧与汗水将其建

成。从某种意义上讲，川湘公路已经不仅仅是一条公路，更是一部川湘民族地区人民团结一致

、共赴国难、克难攻艰、支援抗战的简史，值得世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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